
联络不便易贻误战机

1927年 8月 1日，我们党领导发动了八一南昌

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从这天开始到 1930年底，我们党先后组织了上百

次武装起义，创建了十几块根据地，红军发展到了

10余万人。由于当时没有无线电通信，处于秘密

状态的上海党中央与各根据地的联系，主要靠地

下交通线，既不安全又耽误时间，十分不方便。各

地红军的作战指挥除了少量使用电话外，主要靠

骑马、徒步、号音、旗语等方式联络，手段原始落

后。有时为了报告一个消息，就得专门派人花费

一两天时间才能传到。通信联络的不方便，容易

贻误战机，使红军指战员们大伤脑筋。为此，1930
年 9月、10月间，毛泽东、彭德怀、邓中夏和中共中

央长江局都曾向上海党中央报告，反映信息不通

造成的困难，要求尽快建立无线电通信。

红军的无线电事业，包括无线电技术侦察、无线

电通信和无线电技术人才培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由红一方面军于1931年1月6日在宁都小布开创的。

从半部电台艰难起家

1930年 12月 30日，红一方面军在小布隔壁的

龙冈打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仗，不但消灭了

国民党张辉瓒第十八师的 9000余人，还缴获到一

部电台，俘虏了王诤、刘寅等 10余名报务人员。由

于红军战士从来没见过电台，更不知道电台是什

么东西，加上冲进张辉瓒的师部时电台还在工作，

嘀嘀嗒嗒地叫个不停，出于阶级仇恨，他们拿起来

就摔，结果把发报机摔坏了，只剩下收报机。因为

当时的电台是由发报机和收报机组成的，所以后

人就称这留下来的收报机为“半部电台”。

毛泽东、朱德得知这件事后，非常心痛，亲自

下令：今后凡是缴获到的无线电器材、俘虏到的电

台工作人员都要直接送到红军总部。

这其中还有个小插曲。当时，毛泽东的警卫

员陈昌奉见几个红军战士围在一个笨重的家伙旁

看新鲜，也凑上去看。他左看右看不知道是什么，

顺脚就踢向一个像酒坛子的东西，愤恨地说：“这

些国民党老爷兵，打仗都忘不了喝酒！”毛泽东见

状忙制止他：“小鬼，你莫要踢，这不是酒坛，是无

线电台用的硫酸罐子。”陈昌奉不知道无线电台有

什么作用，毛泽东耐心地告诉他：“小鬼啊，无线电

可是个宝贝，作用可大呢。有了它，两地互通情况

就不要人跑路，也不要架电线，调动部队灵便得很

哩。”在毛泽东看来，不光东西是宝贝，人才更是宝

贝。他亲自过问王诤、刘寅等被俘报务员的情况，

与朱德等人一起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还叮嘱其他

人：“这些人更是宝贝，要好好优待他们，做好教育

工作，争取他们参加红军，为我们服务。”王诤、刘

寅等人备感振奋，自愿加入红军，除担任电台值班

外，还担任了培训教员，毫无保留地把技术传授给

大家。他们成为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开拓者，

他们培养的第一批学员后来被输送到各部队，成

为红军中的无线电通信技术骨干，在历次战斗中

屡建奇功。当然，这是后话了。

1931年 1月 3日，红一方面军在宁都又发起了

东韶战斗，歼灭了谭道源的五十师，再次缴获到一

部电台。这次，大家都知道电台的重要性，按照毛

泽东、朱德之前的命令，将其完整无损地送到了红

一方面军总部所在地——现在宁都小布赤坎的龚

氏家庙。这时，红军就有了“一部半电台”。

我们知道，“一部半电台”是没办法通信的，为

了发挥它的作用，1931年 1月 6日，经过毛泽东、朱

德亲自动员自愿加入红军的王诤、刘寅等原国民

党十八师的报务人员，便在龚氏家庙，用缴获张辉

瓒十八师的那台收报机，架起天线，首次侦收到了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消息，这标志着红军第一部

无线电侦察台的建立，开创了红军无线电技术侦

察工作的先河。

这些单位与电台的渊源深

有了无线电装备，红军在无线电技术侦察、无线

电通信和无线电技术人才培训三方面得到迅速发展。

1931年1月10日，红军以“一部半电台”为基础，

在小布赤坎的陈家土楼成立了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

信队。红军无线电技术人才培训机构，最早为 1931
年 2月 10日诞生于小布赤坎陈家土楼的红军第一期

无线电训练班，为了调训学员，毛泽东、朱德亲自签

发了《调学生参加无线电的命令》，开创了红军自主

培养通信技术人才的先河。1931年 6月，在南丰康

都举办了第二期训练班。1931年 11月，在福建长汀

举办了第三期训练班。1932年 1月，在瑞金洋溪成

立了中革军委无线电学校，中革军委无线电学校先

后举办了第四期、第五期训练班。1933年 3月，中革

军委无线电学校迁到了瑞金坪山岗，改名红军通信

学校，这是我军的第一所综合性通信院校。

此后，红军通信学校先后举办了第六至第十

一期训练班。1934年 8月，红军通信学校改编为通

信教导大队，10月至 12月以代号“红星第三大队”

名义随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 8月上旬，在长征路

上，恢复了红军通信学校。1935年 12月，在陕北瓦

窑堡水坪沟成立了西北军委通信学校。1936年 10
月，西北军委通信学校与随红四方面军北上的红

军总司令部通信学校合并，成立了中革军委总司

令部通信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中革军委通信学校演变出了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一大批军地电子信息、通信

院校。

如今的《参考消息》报也与“半部电台”有着直

接渊源。当时苏区消息十分闭塞，为及时了解外

界情况，掌握国内国际动态，红军每到一地，毛泽

东都会安排人到处收集报纸。王诤、刘寅加入红

军后，利用“半部电台”专门收听国民党中央通讯

社的消息，还摘要抄录给毛泽东、朱德等党和红军

的领导人传阅。急需了解外部信息的毛泽东看到

后非常高兴，称赞说：“这是没有报纸的报纸啊。”

为此，这项工作便被红军总部参谋处固定下来。

后来，红军缴获的电台越来越多，实现了多地通

信，总部参谋处专门调拨了一部收报机从事收集

外部信息工作，并将重要内容整理誊录，定期送给

毛泽东、朱德等主要领导人参阅。

后来时间一长，从事这项工作的参谋人员感

到，这种整理出来的信息汇总没有一个规范统一

的叫法，既不便于工作沟通，又让这份誊录的东西

因为缺少文头看起来别扭。为此，有位参谋在一

次送誊录件时，向时任红军总部参谋处长的郭化

若反映了大家的想法。郭化若听后，略一沉思，回

复道：“既然是给领导看的，作参考用的，就叫‘参

考消息’吧！”这就是现在《参考消息》报的来由。

从“听声”发展到“风声”

从半部电台起步，红军拥有越来越多无线电

装备。据史料记载，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缴获一

部半电台后，第二次反“围剿”又缴获电台 4部，第

三次反“围剿”缴获电台 10部。1931年 12月 14日，

宁都起义部队为红军带来电台 8部、无线电器材修

理处 1个。此外，后来在瑞金成立了红军通信材料

厂和无线电器材修理处，能自制和修理一些较简

单的器材。

1931年 6月，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增设了 1部专

职无线电侦察台。1931年 12月，红一方面军司令

部成立了侦察科，无线电侦察台划归了侦察科领

导。1932年 8月，在福建建宁成立了红一方面军司

令部二局，同时，苏维埃中央政府在瑞金设立了无

线电侦察台。1933年 5月，在瑞金成立了中革军委

二局。1933年 10月，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二局撤回

瑞金，与中革军委二局合并，此后，便一直称为中

革军委二局。

在 1931 年 12 月之前，对敌人的无线电侦察，

除抄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新闻供总部首长参阅

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侦听敌军电台的联络情

况。当时，国民党军队也刚刚建立无线电通信不

久，仅限师、旅以上单位使用，而且通信保密制度

不严，电台通信中经常用明码通话，来往电报有时

也用明码拍发，包括双方的主官姓名、部队番号，

加上被俘参加红军的报务人员对敌台呼号、波长、

组织状况、隶属关系，以及声音、手法等通信特征

较为熟悉，对敌台互相之间使用的简单密码也知

道不少，所以能从敌台经常拍发的“贵军驻何地”

“贵军属何部”“贵台何名”等谈话中获得敌军驻

地、番号和行动时间等有关情况，这引起了总部首

长的极大重视。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许多人都知道，隐蔽战线

有“龙潭三杰”，指的是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但

没有多少人知道，其实还有红军的“破译三杰”，这

指的就是曾希圣、曹祥仁和邹毕兆。1931年 12月，

曾希圣担任了红一方面军侦察科的科长。他在白

区工作的时候，听一名报务员说过“密码是可以破

译”，而且还看过一本美国人写的书——《黑屋》，

这本书是专门讲破译的，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所以就提出了破译敌人密码的想法。对这样的好

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当然十分支

持。于是，曾希圣和曹祥仁便开始试破敌人的密

码。为了掌握敌人的报文规律，发现破译线索，曾

希圣除了多设电台、尽量多掌握敌人的报源外，还

亲临战场，红军每打下一地，他便第一时间冲进敌

人指挥部，希望发现有用的破译信息。

1932年 8月 20日，红军攻占了宁都隔壁的宜

黄县城，当时驻守宜黄县的是国民党孙连仲部高

树勋的 27师，曾希圣又第一时间冲进了高树勋 27
师的指挥部里，意外地发现了一份孙连仲部与吉

鸿昌部联络的密码电报，其中 20余组密码附有译

文，因为高树勋的 27师败逃得很仓促，报务人员逃

跑时来不及销毁这份译文。曾希圣、曹祥仁依照

这份译文，经过反复钻研，于 1932年 11月 16日破

解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份“展码”密报，这是我党

我军历史上首次破获国民党军的密码。

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次破译后，红军的破译

工作便一发而不可收。到 1932年底，在曾希圣、曹

祥仁两人的不断努力下，共破译了国民党军的密码

17个，国民党军使用的“展码”也整本被破译，围困

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的所有动态都被红军掌握了。

不久，在小布参加过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

培训的邹毕兆也加入了破译工作。这时，因为国民

党 26路军宁都起义后加入了红军，蒋介石担心泄

密，加上国民党“围剿”红军不断失败，蒋介石怀疑

通信出了问题，开始重视保密工作，请了一名德国

的密码专家，对密码进行了加密，让国民党军改用

了一套特别本密码。但是，在曹祥仁、邹毕兆的努

力下，1933年 2月，我军在南丰又破译了国民党军

的第一份特别本密码。因为他们的努力，我军获取

敌人情报的途径和方式得到了大大改变，红军有了

“千里眼”“顺风耳”。邹毕兆曾回忆说：“破译了敌

人的密码，蒋介石军队的部署、调动、企图、装备、补

给、处境乃至口令、信号，红军全部掌握了。”到 1933
年 8月 1日，二局共破译了敌人密码 100个，当时担

任二局副局长的钱壮飞十分高兴，取名“百美图”，

在瑞金召开庆功大会，聚餐以示庆祝。

到 1934年 7月，二局共破译密码 415个，创造

出“敌发即收，敌通我通”“来一个通一个”“边抄边

通”的奇迹。意思是，敌人进行无线电通信时，你

抄收我也在抄收，你译出来了我也译出来了，有的

时候还出现了战争史上的奇观——译得比敌人还

快。因为有时敌人知道发来的电报不太重要，碰

到劳累或吃饭的时候，会休息一下或吃过饭再译，

但红军不知道重不重要，一收到便马上译出来，加

上红军人员的技术水平高，所以比敌人译得快。

1931年 5月 27日，红军发起广昌战斗，仗打得

十分激烈。正在敌我相持不下的时候，技侦人员听

到了广昌守敌第五师的电台向南昌行营的呼救通

信，称“我们师长胡祖玉已经负了重伤，请求紧急支

援，再不支援，我们顶不住了”。毛泽东、朱德得知

后，立即要求全体政工人员迅速通报给红军全体指

战员，红军一听，士气大振，一鼓作气打下了广昌。

二局在历次反“围剿”和长征，乃至在后来的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我们在

《永不消逝的电波》《暗算》《潜伏》《风声》等影视作

品中可以感受一二。也因为这些影视作品，现在

人们一听到“风声”，就会联想到密码破译工作。

现在听起来，破译似乎很轻松，但他们的工作其实

非常重要，而且步步惊心，从“听声”到“风声”，背

后是无数革命先辈的默默付出。

这里简单介绍下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主

人公的原型。他实际上叫李白，是第二期红军无

线电训练班培训出来的学员，后来在红五军团担

任无线电分队政委，于 1949年 5月被派到上海，在

解放前夕被俘牺牲。现在上海虹口区还建有李白

烈士纪念馆。

电波中“永不消逝的精神”

邱新民告诉记者，可以用“五个铁一样”来形

容红军无线电技侦部队铸就的精神，那就是：铁一

样的信仰，铁一样的信念，铁一样的组织，铁一样

的纪律，铁一样的作风。对于这支部队的形象，他

觉得可以用“四个无”来形容：无形战线，无名英

雄，无私奉献，无上光荣。这支部队作出了那么大

的贡献，直接的工作人员却只有 40余人，可以说非

常了不起。

如今，在龚氏家庙，这座建于清乾隆年间的

古建筑中，人们津津乐道的不是它的建筑历史，

而是它传承的“永不消逝的精神”。记者在采访

时，不时有不同年龄的游客前来参观，从四五岁

的孩子，到退休的老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

怀着不同的心情，为着同一个目的——寻访红色

足迹。邱新民的讲解更是让在场的游客听得入

迷。采访接近尾声时，还有“粉丝”前来催促他：

下午 3 时您有一场红色历史讲座，大伙已经提前

到场了。邱新民的红色讲座极受欢迎，“档期”

都快排不过来了，而小布这段“永不消逝的电

波”的故事，大家更是百听不厌，每听一遍，都对

革命先辈充满崇敬之情。

龚氏家庙是小布人儿时嬉戏的场所，他们在

这里听着这段故事长大，每当有外地游客前来参

观时，他们都会热心地当起义务讲解员。现场有

两名小布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员工——谢小

珍和吴向华，她们告诉记者，自己正在练习讲

解，以后将作为红色旅游公益讲解员为游客讲

解。她们都是当地人，儿时放学后常在龚氏家庙

玩耍。那时，老师们会坐在厅堂的凳子上，给学

生讲半部电台的故事，她们听得津津有味。吴向

华说，当年给自己讲过故事的两位老师，一位已

经 90 岁，一位已经 60 多岁，这两位老师退休后，

依然会来这里义务讲解。可以说，这个故事通过

一代代人口口相传，已经深入小布人骨髓。她们

也想把这份精神传递下去，所以现在镇里组织培

训公益讲解员时，她们立即报名参加。谢小珍

说，现在来小布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今年正月，

每天都要接待几千人。因此，她和吴向华非常期

待能像老师那样，把这个动人故事和红色精神传

递给更多人。

当地干部告诉记者，小布的龚氏家庙因半部

电台而出名，从小孩到老人，都会讲这个故事，当

地人也非常爱护这里。小布镇党委、政府因势利

导，充分利用半部电台的故事，挖掘红色资源，传

承红色精神。如今，越来越多人到小布来旅游，龚

氏家庙因为半部电台的故事，成为必游之地。当

地学校也通过半部电台的故事，在学生中开展红

色教育，并培养了一批小小讲解员，在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时，也会请这些小讲解员与大家互动，通过

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让红色精神代代传承。

90年过去了，虽然半部电台的嘀嗒声已经停

止，但记者在孩子们的讲解声中，清晰地感受到，

革命精神依旧在小布飘荡，永不消逝。

“风声”，从半部电台刮起
——在宁都小布追寻“永不消逝的电波”
□赖小荣 记者刘航 王长颉 文/图

“九十年前，在江西宁都县的小布，红军诞生了一支神秘的部队。这支部队在连续打破国民党大规

模‘围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长征中，这支部队助红军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最终

取得长征胜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又以独特的方式，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了重

大贡献，被毛泽东称为‘千里眼’‘顺风耳’，被朱德称为‘党的耳目’，得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

度赞誉。这支部队就是红军的无线电部队。它1931年1月诞生于我们宁都县的小布。”近日，在宁都县委

史志办主任邱新民的带领下，记者来到小布的龚氏家庙——红军无线电事业开创地。在他的介绍中，追

忆那“半部电台起家”的辉煌历程。

现存于龚氏家庙的半部电台复制品。

邱新民向记者讲述半部电台的故事。

百年芳华 丹心向党·红色记忆
2021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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